
晚秋掠影
■七秩翁

小院晨曲
雄酉三啼迎日红，
莺歌阵阵唤书童。
芳邻操键声声脆，
绿女红男晨练中。

金秋诗社五岁贺
诗社金秋呈异彩，
千红万紫翰园开。
莫嫌沙颍半城水，
李杜苏辛携手来。

迎京友
文友迢迢访沙颍，
诗和厚谊共离京。
谁言半晌可千里，
梦蝶庄周笑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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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琐记
■闫长岭

������金秋十月，老家一个近门侄子结婚，
因为要参加婚礼，我再一次踏上归途。一
路上的颠簸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不适，
满脑子想的都是家乡的一草一木。 这些
年在外工作， 但对于故乡的记忆不但很
难忘记，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加清晰
起来。

车辆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窗外远处
混沌的天空下，遮蔽了一层青灰色的云。
家乡深秋的早晨， 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
的迷雾， 分不清到底是袅袅的炊烟还是
皑皑的霜露。广袤寂静的土地，错落有致
的垄沟，都宣示着农耕季节已经结束，深
埋在黄土之下的种子在等待着破土而出

的那一刻。从种子到一粒新芽，再到成熟
的禾苗，生命不息，流年不止。

故乡的深秋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但又仿佛不是，儿时的记忆里，应该到处
都是机器的轰鸣声， 成群的牛羊散步在
土坡上，小伙伴们在田地里捉蛐蛐、烤红
薯，袅袅的炊烟在村庄升起，清澈见底的
河水潺潺流淌，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 心情却越发紧
张起来， 我似乎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
面对那些熟悉的场景和面孔。 我属于内
向性格的人， 尤其是碰到一个久别重逢
的朋友，本来内心有很多要说的话，却往
往欲言又止。沉默并不是没有话说，而是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到站了！ ”随着售票员善意的提醒，
我被拉回到现实中，仓促地下了车。大巴
又继续它的行程，泛起一团黄土，留下我
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路口。 独自走在乡间
的小路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经过

的村庄也大都是门庭冷落， 偶见老妪坐
在家门口剥着黄灿灿的玉米。 也只有在
这个时节，农村才呈现出它安静的面貌。

走到村头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再熟
悉不过的风景， 村里的大街比以前清静
多了，电线杆上缠满了密密麻麻的电线，
给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 突然从
胡同里蹿出来的女孩，疑惑地看着我，仿
佛在凝视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 女孩
那双清澈的眼睛里，透着胆怯和矜持。

“长岭，你回来啦？ ”一个熟悉的声音
把我的思绪打断。我回头一看，庄哥出来
接我了。 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参加庄哥
儿子的婚礼。庄哥把我迎到院子里，递给
我一根烟，我说我不抽，庄哥不紧不慢地
点燃一根烟。庄哥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
家里有四个孩子。 庄哥和大嫂不仅忙着
种地，早年也开了一个代销点，几年之后
又买了一辆拖拉机， 到处帮人耕地收割
庄稼。 农闲时节，又背井离乡出去打工，
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 辛辛苦苦打拼了
几十年，将家里的房子翻盖成两层楼房，
四个孩子中有三个上了大学。 眼下小儿
子也要结婚了， 算是放下了心头又一个
牵绊！

趁着闲暇工夫， 我回到了我家的老
宅，门口杂草丛生，老旧得有些腐朽的木
门在打开的瞬间吱呀作响， 过道里布满
了蜘蛛网，一股霉烂的气息扑鼻而来。庭
院里落满了杨树叶， 儿时栽下的柿子树
此刻也高出墙头一截了， 红彤彤的柿子
挂满了树枝，偶尔传来几声鸟叫，又“嗖”
一声全飞走了。 遥想当年，在大树底下，
我和姐姐们一起玩耍， 整个院子都洒满

了我们的笑声。 小时候总是盼望着自己
赶快长大，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如今，经过了那么多坎坷和挫折后，才
明白长大是一个残酷的过程， 而逝去的
光阴、 简单幸福的童年才是可望而不可
即的诗和远方！

由于请假时间短，吃过喜宴后，与庄
哥简单寒暄几句，就踏上了归途。还来不
及慢慢体会回到故乡的感受， 又要再一
次远离了。坐在汽车里，回头看着渐行渐
远的村庄， 忽然感慨万千， 对于故乡来
说，我已成了一个匆匆过客！对于背井离
乡的我们来说， 习惯了在一个陌生的城
市里被称为过客， 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
处都藏着可爱的家乡， 我们不是融不进
光怪陆离的都市， 而是无法舍弃魂牵梦
绕的故乡，那里有哺育我们的土地，有养
育我们的爹娘。 故乡时刻都在期待着与
我们长相厮守， 可是我们拿什么和故乡
长相厮守呢？ 理想？ 信念？ 财富？ 尊严？
这些难道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吗？ 我
们背起行囊远走他乡， 不就是为了获得
这些吗？可等我们人生赚足了辉煌，回来
却发现故乡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颠簸的车辆驮着我疲惫的身躯缓慢

前行，靠在车座上的我昏昏欲睡，进入了
梦乡， 在梦境中我看到小鸟在田间的树
上歌唱， 戴着草帽的父母在落日余晖下
打场，院子里洒满了阳光，绵延不尽的小
河在蜿蜒流淌， 袅袅的炊烟在村庄上空
飘荡， 姹紫嫣红的河堤上散布着成群的
牛羊，一位牧童在向我招手，我听到他吹
起清脆的牧笛，那声音缥缈而又悠扬，婉
转而又绵长。

拥抱远方
■孙诚中

有人说

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

远方在哪里

远方

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

没有去过但美丽的地方

就是一见觉得熟悉的地方

去过还想再去的地方

站在阡陌之上

远方就是农民耕耘的田地

那是勤劳善良人的乐园

站在草原之上

远方就是铺满鲜花绿草的原野

那是勇敢矫健者的家乡

站在东海之滨

远方就是包容博大的碧海

那是一汪安宁祥和的海洋

站在高山之巅

远方就是雄鹰展翅翱翔的蓝天

那是一片博爱自由的天空

远方

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

却是一个执着的方向

也许明天就会到达

也许永远都在路上

远方

不是遥远的他乡

甚至不是一个地方

那是一种信念

一种想象

一束照亮梦想和灵魂的阳光

拥抱远方

就是拥抱阳光

一一把把雨雨伞伞
■■丁文朴

������一个雨天，朋友来串门，无意间把它
落到了我家，我把它放在门口的角落，以
便朋友来时把它带回。

在我家的这一段日子里， 它伴我度
过几场风雨、 几场寒雪。 我喜欢它的宽
大、伟岸、朴实，在它忠厚、宽大臂膀的庇
护下， 我和女儿沐浴着细无声且柔和的
春雨，感受着夏雨的热情奔放，体味了霏
霏秋雨的绵长， 体会到冬雪的飘缈、圣
洁、庄严，在白色的童话世界里，一把彩
虹似的伞欢快地、轻捷地扭动着舞姿，弹
跳出欢乐的音符……

我喜欢打开它时那“砰”一下清脆的
声音，拿在手中有种厚重的感觉，使内心
拥有无尽的力量与安全感。

阵阵秋雨送来阵阵凉意。今天早晨，
我拿着它出门， 回来时看见伞上一个小
铁环断裂开来，伴着“咔嗒”的收拢声，它
从伞身里蹦了出来。 紧接着伞骨脱臼似
的怎么也无法恢复。伞骨断了，并且碎成
几小块，零星地散落在地上。收拾、整理、
改装，那都不是妙药，都不是灵丹，也不
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一个你非常喜爱的、
给你安全感、像男人一样保护你的它，从
此将在你的身边失去生命的价值与意

义，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心痛的事情。于
是，我拿着残骸，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
没敢骑车带着它去四处“寻医”，害怕车
子的颠簸会使它伤口阵痛， 使它唯有的
骨架再一次松落。 徒步走在湿漉漉的道

路上，巴掌似的落叶一片一片的、平整地
粘贴在人行道上， 脚踩在上面时不时地
发出“吱吱”声。

走过一个个路口， 询问着一家家维
修店。

“这年头，谁还会修伞呢！ ”
“又花不了几个钱，把它扔掉再买一

把吧！ ”
“你挺会过日子的啊！ ”
……
一句句带着各种味道的话语， 直往

我身上无情地砸来。看来，真的无法医治
奄奄一息的它了，这更加剧了我的心痛。
想起了当年得病死去的母亲， 感觉她好
像掉进水里， 眼睁睁地看着水无情地没
过腰、胸、头，无论怎样挣扎，也阻挡不了
她最后慢慢溺死，归于平静……

“你回去吧！”一句话惊醒了我。我紧
紧地握住它，努力地迈动脚步。真的不想
就这样白白送它到垃圾堆， 那里不是它
绽放光彩的舞台。 应该给它找到一处安
身之所，让它尽放余晖。

雨过天晴的午后， 阳光明朗地罩着
大地。马路边出现一片片积水，映着阳光
从远处看， 像是一面面镜子静静地放在
那里。 一位环卫工人正在弯腰打扫落满
秋叶的柏油马路， 那件反光衣与地上的
水洼相互辉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急
步走向前去。

“大叔，你看这把伞很厚实，只是伞
骨断了，扔掉怪可惜的。 你收了它，如果
能找个地方修修，还能用。 ”

“好的！ 好的！ ” 他边说边小心地把
伞接了过去。

我如释重负地迈步向小区走去。 家
门口的那个角落，这下真的“无人问津”
了！


